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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幸存者回忆录》是英国著名女性作家多丽丝·莱辛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一座文明处于崩溃边缘的未

来英国城市为背景，从“墙外”和“墙内”两个世界书写主人公艾米丽的蜕变故事。小说再现了传统二

元对立思维下男性与女性的扭曲关系，揭示了女性所遭遇的身份困境。文章综合运用解构主义思想试图

指出，莱辛通过描写艾米丽和杰拉尔德关系的转变展现了传统父权制下女性所受的压迫，巧妙地解构了

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的思想，并暗示相互扶持之路才能创建多元共生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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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moirs of a Survivor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created by the famous British female writer 
Doris Lessing. Set in a future British city where civilization i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 stor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mily, the main character, from two world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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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utside the wall and the one inside the wall. The novel reproduces the distorted relation-
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under the traditional dichotomy and reveals the identity dilemma 
encountered by women. This paper synthesizes the ideas of deconstructionism and tries to point 
out that by depi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mily and Gerald’s relationship, Lessing shows the op-
pression of women under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system, skillfully deconstructs the idea of 
male-female dichotomy and implies that the path of mutual support is the only way to create a 
harmonious society of pluralism and co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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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出版于 1974 年，《幸存者回忆录》是诺贝尔得主多丽丝·莱辛“内空间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

“内空间小说”专注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与莱辛前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大为不同。这一系列小说中，

主要的人物角色已不再是具体的某一人，而是“完全具有了概念人物的特征”[1]。故事发生在一个文明

正在崩溃的英国城市，城中的人们正分批迁往西北部避难。叙述者是一位不知名的单身女性，并偶然对

一位年轻的女孩艾米丽负起了责任。叙述者一边透过房间的墙观察艾米丽的童年时期，一边陪伴着墙外

世界的艾米丽走向成熟。这部小说一经出版就引来广泛关注。大多学者将其归为科幻小说。而鉴于小说

的副标题(“An Attempt at Autobiography”)，不少学者也对小说的自传性质进行探讨。学者们对小说中的

女性主义、苏菲主义等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学者 Marleen Barr 在其文章中指出《幸存者回忆录》“打破

了现实中禁锢女性的性别歧视高墙”[2]。步入新世纪后，研究视角不断丰富，不少学者从生态主义对该

文本进行阐释[3]。然而，相较于莱辛的其他作品，《幸存者回忆录》的研究仍有很大扩展空间。本文旨

在从艾米丽和德拉尔德之间的关系演变入手，分析莱辛是如何通过解构传统两性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来体

现传统父权制下对女性的压迫与折磨，以及其对男性与女性相互扶持以创建多元共生的和谐社会的期待。 

2. 受压迫的女性 

全美妇女运动的代言人和领袖人物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提出“父权制”这一概念。她

指出一直以来，男性与女性之间都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4]。在两性关系中，男性不必花费额外

的努力，仅靠天生的性别就能拥有支配控制女性的特权。而且这种特权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得到体

现，譬如军事、工业、学校、政治、金融领域，无一不在男性的控制之下。米利特强调在父权制的统治

下，男性与女性被赋予截然相反的品质。举例而言，男性一般被赋予积极进取、智慧的品质，女性则被

赋予顺从、无知。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女性通常被塑造成依附于男性的愚蠢形象，男性则被塑造为理智的

掌权者。莱辛在《幸存者回忆录》中便塑造了这样对立的形象，尤其体现在艾米丽父亲与母亲的形象上。

艾米丽的父亲是一位军人，身形伟岸，满脸络腮胡，男性气质浓厚。在这个家中，他沉默寡言，鲜少回

应艾米丽和母亲。他最常给出的回应是皱起眉头继续抽烟，表现冷静。恰恰相反，艾米丽的母亲极为聒

噪，永远喋喋不休。莱辛写到这个女人像个孩子一样需要得到理解，一遍又一遍地和丈夫倾诉自己的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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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但永远得不到回应。于是她的倾诉变成了自言自语，无论如何说个没完。“仿佛除了她，房间里或

那整个地方就没有别人存在，仿佛她是独自一人，而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听不到她说话”[5]。她的所有时

间都奉献给了家庭，给了孩子与丈夫，这导致她每天根本抽不出时间去做其他任何愉悦自己的事情。一

位满腔怨言，为家庭琐事烦恼的妇女形象跃然纸上，并与其丈夫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很明显，在这段关

系中，丈夫处于支配位置，他缺席于家中的日常生活，霸道地选择了沉默来抗拒妻子的抱怨。而妻子处

于被支配地位，操劳着日常琐事，感到非常压抑却只能继续这样的生活。 
不过，叙述者告诉我们，这位母亲的婚姻、孩子并不是他人强加给她的，而是她“想要并视之为目

标的——是社会为她选择好的”[5]。在社会的规训下，她不自觉地按照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来选择自己

的人生走向。尽管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她也无法逃脱，无法摆脱压抑自我的习惯，并展现出病态。这

种病态也严重影响了艾米丽的身心健康。困于自己的困境，母亲对艾米丽的关注少之又少。且建立于二

元对立思维模式之上的父权制，将男性置于优越地位，视男性为更理想的性别。受此思想的影响，艾米

丽与弟弟受到的待遇天差地别。当她与弟弟同处一室时，母亲与保姆都只关注弟弟。母亲想接过保姆怀

中的弟弟，却遭到了拒绝，保姆紧紧抱住弟弟，不愿松手。而艾米丽，渴望拥抱却无法拥有。相较于弟

弟被温柔地哄睡，她被母亲粗暴地剥去衣服，匆忙套上睡袍，独自入睡。无法拥有母亲的关注，这个小

女孩本能地向父亲寻求安慰，祈求父亲的关爱。但父亲带给她的只有折磨——他将小女孩抓到他的两膝

之间，对女孩进行了侵犯。即便艾米丽发出尖叫，坐在旁边安抚弟弟的母亲也对此漠不关心并认为这种

抗议是“很适当，很正常，是得到许可的”[5]。毫无抵抗力的小女孩对父亲的行为既害怕又觉得必须“被

抓住和受折磨”，因为对她来说，只有这样才可以取悦她的父亲[5]。在这样的父权社会，即便是懵懂的

小女孩也无法逃脱父权的压迫。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即使是受到了压迫，也难以反

抗，只能继续承受。 
幼时遭受的压迫对艾米丽影响巨大。她认为有必要学会隐藏和淡化自己的真实情感以取悦、安抚别

人。大灾难来临之际，她被家人无情抛弃。来到叙述者的家后，艾米丽一直小心翼翼扮演着乖巧的姿态。

与叙述者第一次会面时，她最迫切的需求是看看自己的房间，即使那个房间既狭小，又只有一个开得很

高的小窗户。但她非常喜欢这个在叙述者看来实在不吸引人的小房间，因为这里能让她拥有安全感。萨

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到东方其实是被建构出来的，是相对于西方的“他者”。很多女权主义者在处理

女性问题时，也参考了这个他者与自我的二元对立结构。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展现出对女性的他者性

的浓厚的兴趣，她指出“做女人意味着要成为客体和他者”[6]。他者对于建立自我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父权制下，男性的眼光对女性自我的建构举足轻重。当叙述者的公寓门口聚集了一些年轻人时，

艾米丽产生了想融入他们的想法，但是她肥胖的形象只让她经历了一场嘲笑。尽管这让她非常懊恼，但

是她依旧在男性的凝视下开始改变自己。她开始审视自我，为了减肥停止进食，从市场、仓库找来一些

布料和旧衣服进行改造。在改造完成后，她尝试吸引马路上的年轻男性。对于生活在父权社会的女性，

男性的眼光是她们的重要参照物。艾米丽的改变是为了让马路上的青年接受她、重视她。但是这些男性

只是把她当作喝酒的玩物。叙述者观察到好几次艾米丽喝醉，衬衫被撕破，脖子被咬，几乎失去了自己

的身体。艾米丽与这些男性并不平等，她被视为依附于这些男性的客体。 
在艾米丽加入杰拉尔德的大家庭之后，她扮演着顺从的角色，心甘情愿地做杰拉尔德众多妻子中的

一个。她从来不敢奢求爱，而是被动地守护她所得到的。仅仅作为杰拉尔德从女孩中挑选出来的众多妻

子中的一位就令她快活、容光焕发。与她母亲一样，她将这位伴侣视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忽视自己的需

求。与杰拉尔德相处的过程中，她担心会失去他，因而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愿惹怒对方。无论何时，

只要杰拉尔德呼唤，她便任劳任怨地冲锋陷阵。当她发现自己不是杰拉尔德的首选时，她开始像一朵花

一样枯萎。在这段关系中，身为男性的杰拉尔德可以选择背叛、对伴侣不忠。艾米丽并未对此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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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默默接受，并把不甘心转化成与其他女性的竞争。她刻意在其他人面前炫耀自己在杰拉尔德心中的

不同。将自己看作杰拉尔德的从属品，即使能力出众，她也从未想过成为一名领导者，而是费力琢磨如

何唤起杰拉尔德对她的爱。她渴望成为唯一站在杰拉尔德旁边支持安慰他的人。日复一日，她在社区中

为杰拉尔德忙碌，即便感到筋疲力尽也不敢放弃。杰拉尔德是掌握权力的理智男性，而艾米丽只是一个

没有独立人格的从属品，被动地接受着男性的审视，压抑着自我。 

3. 形而上的两性关系的解构 

艾米丽的角色一直在发生转变。她最开始扮演的是杰拉尔德的依附者角色，在与琼相处时又扮演着

“母亲”角色，最后开始寻求独立的自我，由此可见，她与杰拉尔德原有的关系正在被打破。而这个重

要的转折点是她的好友琼的离开。琼是杰拉尔德众多情人中的一位。一开始她视艾米丽为竞争对手，但

精神上无法忍受杰拉尔德带来的压力与折磨，一次次被伤害后，她转向艾米丽寻求安慰。在艾米丽的忠

诚和热爱的浇灌下，琼找到了缺失的爱与自我，从“指责和自我怀疑中得到解脱”[5]。这段时间，街道

上来了一个“女人帮”，这个帮派大声批判男性权威，阻止女人依附男人，受她们启发，琼踏上了追寻

自我的旅途。透过琼的事件，可以发现文中男性中心-女性边缘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变，社区中已经出现对

男性领导地位的质疑。在好友琼离开后，艾米丽无法接受这一切并痛哭一场。但在悲痛之余，她也意识

到和杰拉尔德相处时的不平等关系，开始逐渐摒弃对杰拉尔德的盲目崇拜，她放弃去杰拉尔德的大家庭

中当依附者，在家中反思自我、探索自我。 
随着故事发展，一群野蛮的“孩子帮”的闯入加剧了艾米丽与杰拉尔德关系的转变。她对杰拉尔德

有了更为深入而客观的认识。这个“孩子帮”生活在阴暗的地铁里，为生活必需品和食品像野兽一样去

猎食，并谋杀同伴。杰拉尔德尽力充当一位“救世主”形象，他想将这些孩子聚集在一起，教化他们。

于是他来到艾米丽的房子恳求艾米丽的帮助。笼罩在杰拉尔德身上的面纱被揭开，艾米丽意识到杰拉尔

德的软弱与不成熟。杰拉尔德靠着幻想去拯救那些孩子，面对这些没有理智的孩子，他将以往的管理方

式直接复制过来，毫无成效。遇到问题后，他总是不知所措，无法做决定，并依赖艾米丽。艾米丽以顾

问的姿态为杰拉尔德提供了一些帮助。因杰拉尔德的错误决定，原本的帮派彻底解散，杰拉尔德被迫与

这群“孩子帮”绑定并被他们影响。他帮助这些孩子抢水，带着他们去其他人的公寓偷东西。最后当发

现这些孩子实在无法掌控后，他请求艾米丽成为他帮派中的“王后、第一夫人或强盗的女人”，但她意

识到自己“绝对不想要这个”并果断拒绝了曾经疯狂追求的地位[5]。艾米丽已经意识到原先关系的不平

等性并且尽力打破这种不平等。她不再是原来那个依附于男性的女孩，而是变成了一位拥有自己独立人

格的女性。德里达曾总结道西方的思想大部分都是建立于二元对立之上，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他

所提倡的解构主义则强烈反对这种形而上的主义。解构主义力图颠覆或消解这种不对称的、僵硬的二元

对立，以期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艾米丽和杰拉尔德地位的转变可以看出原有的两性之间的对立状态已

经被打破。杰拉尔德已经不再处于神坛的中心位置，而是开始求助于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艾米丽。艾米

丽的成长打破了杰拉尔德原本的中心位置，她已经不再是被审视的客体。 
但这并不意味着艾米丽和杰拉尔德的关系转变成了一对新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多元共生，相

互扶持的关系。正如福柯对真理的阐释一样：“对许多人而言，真理暗含着统一性和规定性。正确地思

维意味着按照某一套由某些机构制定的科学话语来思维”[7]。在他看来，所谓的真理只不过是资本主义

通过排斥或压抑非理性或癫狂打造的一套属于自己的秩序。也就是说，真理是服务于掌权的一方。福柯

所说的真理往往会由疯癫来打破，真理与伪真理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

依存的。艾米丽和杰拉尔德之间就从最开始的对立走向相互依存。在艾米丽追求自己独立的人格之后，

她虽然拒绝了当杰拉尔德那个大家庭的母亲，拒绝再次“坠入情网”。但是杰拉尔德和她并没有发生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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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而是心平气和地进行了谈话。艾米丽客观地指出杰拉尔德的不成熟与天真。而杰拉尔德也会适时提

供一些生活必需品给艾米丽。野蛮的“孩子帮”彻底占领这个城市后，杰拉尔德的地位彻底崩塌，他的

幻想也彻底破灭。看见那些孩子用石头、金属砸他而毫无反应时，艾米丽毫不犹豫地下楼去帮助他。见

艾米丽遭遇危险后，杰拉尔德猛地醒过来。他们互帮互助，逃出了那群孩子的攻击并平等相待。这时他

们互为对方的精神伴侣。以往的贬低和诋毁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男性对女性的爱与尊重。两性之间

的沟通与对话取代了冲突与对抗。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解救。在故事结局时，在那块神秘的墙打开

时，艾米丽拉着杰拉尔德的手一起进入了一个美丽祥和的新世界，远离了这个灾难的城市。 

4. 结语 

多丽丝莱辛的作品主题一直很丰富，《幸存者回忆录》更是展现了对官方不作为的批判、对人性恶

的揭露、对女性的压迫等等。小说不止是揭露了女性受到的压迫，更解构了这两性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

艾米丽受小时候家庭环境影响，非常在意男性的看法，并且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符合社会期望的女人，

和杰拉尔德的关系是典型的对立关系。但是随着故事的推进，她成长为一个独立的自由女性，颠覆了杰

拉尔德的中心位置，走向了相互扶持的道路。莱辛在书中展现的这种颠覆，不仅谴责男权制度下女性的

被压迫地位，更揭示了只有当男人、女人和自然真正处于平等地位时，人类社会才能继续大步前进。由

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分析了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关系转变，其他人物如雨果与艾米丽的动态关系也非常值

得探究。后续研究不仅可以拓展研究对象，还可以综合运用叙事学和解构主义等方法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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